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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师曾发愿“为宏律而尽形寿”，但
时代的风声雨声并没有使他完全忘情世事。
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保持民族气
节，积极宣传抗日，激励和影响了许多佛教徒
走上爱国爱教的道路。如亲近大师的僧俗弟子
寿山法师、黄福海等人均为中共闽中地下党
员，大师的弟子妙莲法师、广空法师、广德法师
数年后为中共泉州地下党游击队筹集一百两
黄金作为经费，为迎接解放大军早日进军福建
做出重大贡献。1939年，弘一大师六十寿诞
时，曾与大师年轻时一起“标劲节、树清风”的
南社老友柳亚子寄来贺诗，诗后有两句“愿持
铁禅杖，打杀卖国贼”与弘一大师共勉，寄寓了
爱国文人志士与汉奸卖国贼斗争到底的决心。

1940年元旦，时年61岁的弘一大师特意
书录《华严经》句：“身被忍辱甲，手提智慧剑”
寄赠老友夏丏尊。弘一大师自出家后，恪遵戒
律，清苦自守，说法传经，呵护生灵。曾与高足
丰子恺策划编印《护生画集》，提倡护生，启示
人们应有仁人爱物之心。凡依字典部首写经文
时，总因刀字部多有杀伤之意而不忍下笔。但
此时直面日寇种种暴行，弘一大师认为，今国
人惨遭浩劫，抗战拯救生灵于涂炭，正是佛门
救苦救难之正道。大师之意显然不反对为救国
而杀敌，表现得不乏血性和斗志。1940年11
月，南安、晋江各县小学校长潘希逸（南社诗
人）、林高怀等人就有关抗战时教师生计艰辛，
可否改业一事请教时居南安灵应寺的弘一大
师。曾是师范教师的弘一大师坦诚以对：“小学
教育为栽培人才基础，关系国家民族，至重且
大。小学教师目下虽太清苦，然人格实至高尚，
未可轻易转途云……”（见林子青《弘一大师年
谱》）诸校长亲聆教诲，受益匪浅。

随着1941年仲秋的到来，弘一大师虽渐
感晚年自身的衰朽，但仍坚持说法、讲经、普度
众生。他在福林寺与杜安人医师交谈中，念及
战时药物之匮乏，便把自己旧藏的十四种贵重
西药赠予杜医师，嘱咐要普施贫民，真正培植

“关心民瘼”的慈爱之心。杜医师深受感动，多
次表达了悬壶济世的心愿。同年底，弘一大师
因挂虑“开元寺因太平洋战事，经济来源告
绝……道粮奇缺。”毅然将珍藏多年的美国真
白金水晶眼镜一架“送开元寺常住变卖为斋
粮”（见释广义《弘一大师之盛德》）。在抗战最
艰难的岁月里，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慈悲情怀
和无我境界。

1942年春，时在抗战大后方重庆的郭沫
若正为历史剧《屈原》的上演紧张忙碌着，竟不
忘致函向弘一大师请求墨宝。弘一大师录唐寒
山大士诗书赠郭沫若：“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
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弘一大师借此
表露自己“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傲骨和心
迹，这与其在抗战初期倡导的“士先器识而后
文艺”及“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的人生理念和艺术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弘一大
师“一生清风亮节会永远严顽立懦，为民族精
神文化树立了丰碑”（朱光潜语）。可见他的人
生轨迹与国家存亡、社会变革、民族兴衰、人民
苦乐紧密相连。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伸张民族
大义，坚持爱国至上，入世济世，慈悲坚韧，极
力倡导佛教徒抗日护国，爱国赤诚昭然可见。
他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为座
右铭，临终绝笔“悲欣交集”所蕴含的深意，流
露出对芸芸众生的真切悲悯，及对祖国难以割
舍的忧思和眷恋。其崇高的爱国精神犹如亭亭
秋菊，劲节高标，绽放光华，流芳千古！

（作者系黎明职业大学教授、泉州市弘一
大师学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执行编纂修订
《弘一大师全集》。）

护生济世 激励来者

亭亭菊一枝 高标矗晚节
晚年禅居闽南的弘一大师爱国之心不已，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念佛不忘救国”的铿锵誓言

弘一大师（李叔同）是近代一位“抱热心救
国”的爱国高僧。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革命组
织“同盟会”，支持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
命，并成为“操南音不忘其旧”的革命文学团体

“南社”的重要成员。这位南社旧侣“标劲节，树
清风”，抒写家国感怀，把自己的境遇同祖国和
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先后创作了大量的诗词
歌曲，其中《感时》《金缕曲·将之日本留别祖国
并呈同学诸子》等诗词，情真意切，慷慨悲歌，
表达诗人矢志献身祖国的决心；所写《我的国》

《大中华》和《祖国歌》等爱国歌曲一度风靡大
江南北。晚年禅居闽南的弘一大师爱国之心
不已，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念佛不忘救国”的
铿锵誓言。 □林长红 文/图

随着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和 1932 年
“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的
侵略不断扩大，尤其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
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民族矛盾逐渐成为社会
的主要矛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声已成
为时代的最强音。在佛教界弘法近二十年，佛学
思想臻于成熟的弘一大师，于1937年2月驻锡
厦门南普陀寺。曾将外出见闻之感想书示弟子
高文显居士：“一、余买价值一元余之橡皮鞋一
双，店员仅索价七角。二、在马路中闻有人吹口
琴，其曲为日本国歌。三、归途凄风寒雨。”弘一大
师这几句话是耐人寻味的。其中二、三两事，似
乎令大师心绪难以平静。20世纪30年代后期，
日本军国主义者派遣大批浪人，自台湾跨海，混
迹厦门等华南城市收集情报，为大规模侵略中
国，鼓噪喧嚣，寻衅滋事。大师在字里行间，透露
出对时局和民族危机的深深忧虑，衬托了他彼
时彼地的悲愤情绪。

1937年3月，弘一大师移锡厦门万石岩，但
他的心情似乎格外沉重。他在《佛教公论》五月
号上登载《释弘一启事》：“余此次至南普陀……
近因旧疾复作，精神衰弱，颓唐不支。拟即移居他
寺，习静养病。若有缁素过访，恕不晤谈；或有信
件，亦未能裁答。失礼之罪，诸希原谅，至祷。”然
而，正在谢绝外界访问与通信的弘一大师，却于5
月初欣然应允厦门市政府的邀请编撰会歌。大师
感时伤乱，心潮澎湃，写下了《厦门市第一届运动
大会会歌》：“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健儿身手，
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狓
猖！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把国事担当。到
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见《弘一大师全集》
第八册）弘一大师巧妙地把强壮体魄与抵御外侮
紧密地联系起来，作为运动会的主题歌，使整首
歌曲高昂奋发，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深
深地鼓舞了厦门全市民众投身抗日救亡的时代
洪流中。

1937年5月，弘一大师还应青岛湛山寺倓
虚法师诚请，北上弘法。1937年7月7日“卢沟
桥事变”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此时，
北方局势异常紧张，有人劝请弘一大师速南归
避险，但大师却愤然亲笔书写“殉教”横幅以明
心志，并跋语“……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
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见《弘一大师全
集》第七册）。同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动
了大规模进攻，这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又一次升
级。中秋节后，弘一大师路经上海返回福建。他
到上海后，夏丏尊及诸旧友到旅馆看望他。也
许是大师有感于战争岁月里的人生无常，特意
到照相馆留下一影。看着照片上那淡定的微
笑，平和的神采，慈祥的颜容，谁也没想到，这
一帧影像是在炮火连天的境况下拍摄出来的。
人们后来把弘一大师这帧富有传奇色彩、兼具
艺术家儒雅气质和佛门中人悲悯神色的慈影
作为标准照，广为流布，成为20世纪中国经典
的人物影像之一。

弘法忧国 悲愤高歌

此时的厦门已是战云密布，敌机、
敌舰常来骚扰。由于驻守厦门的国民政
府海军力量薄弱，致使日本海军于
1936年 6月起不断到厦门“操演”“访
问”，得以肆无忌惮地进出厦门港口，窥
探军情，处心积虑地谋图占有厦门。同
年7月间，日本第十三驱逐舰队司令西
岗茂泰率领“吴竹”“若竹”两军舰窜进
厦门。1937年 9月3日，有三艘日本驱
逐舰和一些飞机袭击厦门机场、炮台。
1938年4月间，日本军舰相继又到厦门
沿岸地区骚扰、炮击。其时厦门岛上硝
烟弥漫，伤亡严重，日本侵略者对厦门
军民欠下了一大笔血债。

据《越风》文史半月刊主编黄萍荪
晚年回忆文章《弘一大师口述〈我在西
湖出家的经过〉》提到，1938年4月，侵
华日军舰队司令因久闻弘一大师盛名，
特登岸往鼓浪屿日光岩寺寻访大师，并

要求大师用日语对话，大师坚持“在华
言华”而拒之。司令说：“吾国为君之婿
乡，又有血缘之亲，何竟忘之？”大师以
华语回之：“贵国为吾负笈之邦，师友均
在，倘有日风烟俱净，祥和之气重现，贫
僧旧地重游，谒师访友，以日语倾积久
之愫，因所愿也。”司令又说：“论弘扬佛
法，敝国之环境较贫穷落后的贵国为
优，法师若愿命驾，吾当奏明天皇，以国
师礼专机迎往……”大师毅然答道：“出
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
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在所不
惜。”大师直面强敌，镇定自若，虽只简
短数语，却浸透着大师的人格力量，维
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嗣后，一些中外报
纸均冠以“爱国高僧”的标题予以详细
报道。弘一大师平生推崇灵峰大师的
诗：“日轮晚作镜，海水挹作盘。照我忠
义胆，浴我法臣魂；九死心不愧，尘劫愿

犹存；为檄虚空界，何人共此轮？”大师
在给弟子信中附录这首诗，借以表明自
己此时的立场。

1939年农历十月廿五，弘一大师
在永春普济寺时致徒孙郑健魂的信中
写道：“……对付敌难，舍身殉教，朽人
于四年前已有决心。曾与传贯师等言
及。古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
花晚节香’。吾人一生之中，晚节最为要
紧，愿与仁等共勉之也。”而后，大师在
祝贺南闽耆宿转道老和尚七秩寿联还
写道：“老圃秋残，犹有黄花标晚节；澄
潭影现，仰观皓月镇中天。”并在录写唐
代李商隐“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诗
句时改为“人间爱晚晴”以自励。这里的

“爱”既是佛法的慈悲境界，也表露了自
己内心深处的情愫，以明自己即使身处
逆境，也要永葆心志节操，大师遂自署

“晚晴老人”。

大义凛然 晚节香劲

1937 年农历九月廿七，弘一大师
从青岛湛山寺冒着炮火回到厦门万石
岩，随即大师要求安居在中岩石室，因
为据说此处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读书
处，地势幽清，与万石岩毗邻，也便于了
解外界的事情。据其弟子高文显回忆，
此时的弘一大师常常失眠，于是听钟声
而念佛，并多次在中岩开讲律学。随着
厦门战局日益吃紧，缁素弟子为大师的
安危而焦虑，劝请大师避入内地。大师
却说：“为护法故，不避炮弹。”“倘值变
乱，愿以身殉。”并自题所居为“殉教
堂”，表明自己誓与危城共存亡的决心。
直至厦门岛陷落敌手的前四天（厦门沦
陷为1938年5月13日），大师才离开厦
门到漳州弘法。1938年农历五月十一，
大师致弟子丰子恺的信上写道：“……朽
人近恒发愿，愿舍身护法（为壮烈之牺
牲），不愿苟且偷安，独善其身也。”时逢
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国运衰微，哀鸿
遍野。同年初夏，弘一大师卓锡泉州承
天寺。一天早晨，大师在食堂用膳，当时
之际，禁不住潸然泪下，十分沉痛地告
诫弟子们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
所饮的是温陵（泉州古称）之水，身为佛
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
释迦如来张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
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
靦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见叶青眼
《千江印月集》）弟子们顿时泣不成声，异
常悲痛。在此之后，大师每有开讲，座位
后面的墙壁上总悬挂着自己亲手书写的
横幅“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
题记说明：“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

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
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见弘一大师
《抗日战争时期在承天寺书联》）此策励
警语透露出弘一大师忧国忧民的感情，
也体现了弘一大师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态
度。虽然，此时的弘一大师并没有脱下僧
袍换成战袍，但他却能把佛法真谛与抗
战救国有机地联系起来，赋予佛法以壮
怀激烈的时代精神。他的宣讲佛理，既是
一种觉世救世之举，也是在号召抗战。弘
一大师将这种精神体现在每一件书法墨
妙中，日书百幅救国联语，分赠各方，勉
勖诸佛弟子共赴国难。

1938年冬季至1941年3月，泉州遭
受了日寇飞机接连几十次的狂轰滥炸，
死伤频闻，损失极为惨重。弘一大师时居
泉州，当时“温陵处战事最前线，当舰队
出入，飞机轰炸之际，公乃于此时独往独
来，集众演法开示，不但置一己生死存亡
于度外，抑且万一不幸，以头目脑髓替代
众生受苦，亦所甘心。”（见叶青眼《千江印
月集》）弘一大师对日寇的野蛮暴行非常
愤慨，他号召僧众说：“我们佛教徒同属
国民一分子，爱国之心当不后人，捍卫国
家，乃国民天职……”因此，在他的极力
倡导下，当时的晋江县佛教徒联合组成

“晋江县佛教徒战时救护队”（见庄荣标
《雪鸿录》）。队部设在开元寺准提禅林，
选拔爱国爱教壮健僧众教徒集合编训，
学习护理知识，参与救护伤员，掩埋死难
者，为战时的泉州做出了佛教界的贡献。

弘一大师于1941年秋禅居晋江福
林寺，该寺地处海疆前线，日寇军舰常游
弋于永宁深沪湾海域，强敌压境，战事在

即。泉州开元寺住持转道老和尚为了大
师的安全，特派传贯法师前往劝请他回
城避难。传贯法师带去一束红菊花聊作
慰问，大师接物后有感于怀，遂托意《为
红菊花说偈》：“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
节，云何色殷红？殉道应流血！”表达了在
敌人气焰方张之时，临危不惧，以民族大
义为念，决然奉教的志向，这与其所主张
的“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
国家”的爱国思想是相吻合的。

著名学者朱光潜曾在纪念文章中
写道：“弘一法师是我国当代我所最景
仰的一位高士……佛终生说法，都是为
了救济众生，他正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
事业的。”（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
事业》）确实，弘一大师在抗战时期表现
出的正是这种独立精神下救世的热血
与肝胆。1938年10月，弘一大师在安海
水心亭澄渟院时，赠予年轻学子李明信
墨宝，所书“最后之胜利”五字铿锵作响
的预言，委实意味深长。既鼓励人们树
立抗战必胜的信心，也紧跟时局的中心
任务，即抗战时期的口号是全国各地不
论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奋起抗敌，争
取最后之胜利。大师虽然只在安海弘
法，但面对烽火弥漫的中华大地，不仅
没有悲观失望，而且满怀希冀，深知为
救亡图存而反抗强暴乃是必经大道，祈
盼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争取抗战的最
后胜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弘一大师
来不及亲眼看到抗战的“最后之胜利”，
就于1942年农历九月初四安详圆寂于
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

笃行明志 共纾国难

19381938年年1010月月，，安海绅商学界欢迎弘一大师安海绅商学界欢迎弘一大师（（前排中前排中））莅临水心亭留影纪念莅临水心亭留影纪念。。

弘一大师在净峰寺作联自励

弘一大师纪念文集

《弘一大师全集》和《弘一法师驻锡泉南墨宝拓
片集》等纪念书籍

1938年10月，弘一大师在安海题写“最后之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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